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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时尚发型、换件漂亮衣服；墨镜、丝巾、高跟鞋，一样不能少……34 岁的高琴此番精心妆扮不是为
了去相亲，她只是要以良好的形象去见自己的“孩子”——尽管仍然单身，但在加拿大柯林伍德中学
担任中文辅导老师的高琴却已是三个 16 岁孩子的“妈妈”。

别惊讶，高琴其实是这几名未成年留学生的“代理妈妈”，更准确一点，就是海外“代理监护人”。
近年来，由于未成年小留学生迅速增加，海外代理监护业逐渐兴起，孕育出了一个职场新

角色——“代理妈妈”。她们自言，要胜任“代理妈妈”须得“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十八
般武艺样样精通”，只为应对孩子们的各类要求，堪比“超级救火队员”。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数家提供代理监护人业务的留学服务公司，更有几
名资深海外“代理妈妈”与我们一起分享了同时照顾 N 个孩子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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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当“代理妈妈”

近年来，我国的低龄留学潮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孩子走出国门接受教育。

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统计，2005至2006学年，仅65名中国中学生持因私护照到美国念书，而到了2012至2013学年，

美国私立高中已有23795名中国学生，7年间，增加了366倍。

在英国，私立寄宿中学教育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根据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的调查数据，2010 年，

英国私立中学10030名海外学生中，1/3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国内留学行业内的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每年 40

万的留学大军里，44%是申请研究生的，40%是申请本科生的，16%是申请读高中的。在10年前，申请到国外读

高中的人数比例还不到10%。而据甲壳虫国际教育业务组长李妍介绍，在湖南地区，高中及以下的留学生正以每年

5%-10%的速度增长。英国留学生监护中心中国区负责人夏丹也表示，5年前机构代理监护的留学生主要是16-18

岁的孩子，但去年机构代理监护的最小的留学生是9岁，今年就有一个7岁和 6岁的孩子。

根据欧美等国的要求，未成年人不和父母一起生活，就要在当地指定一名监护人。因为这条签证时的“硬指标”，

便捧红了“代理监护人”这个特殊行业。

起初，这个角色由白人充当，但久而久之，中国的“小留学生”认为华人更有亲近感，海外华裔开始拥入这个

行业。因从业者多为女性，故得名“代理妈妈”。

提 到“新观 念”，便 绕不开
国内家长视为洪水猛兽的“早恋”
问题。若小留学生们有了恋爱的
心思，“代理妈妈”们又该怎么办？

“14 至 18 岁间的孩子不仅会
变得独立，也容易在此时对异性
萌生爱意。”对此，高琴的办法
是说服孩子的父母，“让他们同意
孩子恋爱”。

2013 年 12 月，高琴接到了一
个来自中国的电话，电话那头便
是自己负责监护的福建孩子孟奇

（化名）的妈妈。对方说 ：“请你

帮忙查查，这孩子的钱都花到哪
儿了！”

高琴说，孟奇身高 180 厘米，
长得十分帅气，到加拿大柯林伍
德中学才短短半年，就成了不少
女同学心中的白马王子，经常收
到情书。

“这个男孩子很叛逆，不愿意
按照妈妈的意思去做。”高琴查了
孟奇的消费记录，发现他经常请
女同学吃饭。高琴随后将这个情
况反馈给了孟奇的妈妈，妈妈在
电话里将孟奇大骂一顿。

你有小留学生，我有“代理妈妈”

■她们是“代理妈妈”

未婚“妈妈”三个娃
12 月 4 日，高琴又一次接到了

校长安排的任务 ：“有个中国孩子
今天来学校报到，你跟一下。”

高琴的任务，便是担任这个中
国孩子的“代理妈妈”——这也是
她负责监护的第三个孩子。

高琴是湖南人，从小跟着父母
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大学毕业后，
高琴就职于加拿大柯林伍德中学，
当了一名中文辅导老师。

柯林伍德中学是加拿大有名的
“中国小留学生聚集地”。据加拿大
《世界日报》5 月报道，该国多个学

校出现国际学生申请人数骤增的情
况，其中超过半数的国际学生来自
中国。柯林伍德学校副总监约克·
文透露，目前该校校区共有 1460
名国际学生，其中 57% 是中国人。

根据加拿大的规定，未成年人
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来加拿大
留学生活，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承担

人，即“海外监护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金吉列

留学机构长沙分公司加拿大部经
理陈付蓉处了解到，起初，监护人
一般由中国家长自行安排，但随
着“小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中
国家长因为没有在海外的亲朋好友
能担当这个角色，便只得委托留学
机构代办。而按照加拿大的要求，
代理监护人除了必须是加拿大公民
或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人
士外，还需要有一份国家认可的长
期稳定的工作。如此一来，高琴这
类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华人教师便
特别受中国家长的欢迎，她们也是
留学机构的“重点合作对象”。

2012 年 10 月，高琴成为了 14
岁的长沙小姑 娘 Lily 的“ 妈妈”。
按照海外监护人的要求，她的主要
职责在于承担法律责任，“学校每
年还会为此支付我相当于 6000 多

她们是孩子的“超级保姆”
“高妈妈，我在银行，请来一

趟。”“嘿，我和同学 在购物，但
已经超过消费额度了，能来帮帮我
吗？”“我想出去旅游。”……短短
一个月，小姑娘 Lily 的要求一个接
一个，高琴的电话也开始响个不停。
办银行卡、超额购物、出门旅游等
看似简单的生活琐事，在 Lily 身上
却变得尤为复杂，“凡是涉及签字
盖章的事情就都跟我有关”。

在高琴的感受 里，自己不像
Lily 的“妈妈”，更像是个解决一
切麻烦的“超级保姆”——常居英
国的“代理妈妈”Candy 也有同样
的想法 ：“孩子们在国外遇到的问
题五花八门，我们要巨细无靡的处
理好这一切琐事。”

45 岁的 Candy 是江西人，2011
年，她跟随英国老公一起去了英
国的切尔腾 纳 姆定 居。2012 年 9
月，Candy 一个长沙朋友的儿子要
来英国读书，对 方请 Candy 代 为

照顾。后来又陆续有朋友找上门
来，Candy 拒绝不了，便只好答应。
受人之托、碍于情面——就这样，
Candy 成了 5 个孩子在英国的“妈
妈”。这几个孩子分别来自长沙、
南昌、温州和香港，最大的 16 岁，
最小的才 11 岁，其中 4 个是住校生，
只有南昌的 Wen 住在 Candy 家里。

“孩子如果要出去旅行，我就
得帮他们做攻略、打包行李。”有
一次，为了给孩子准备好在课堂
上做蛋糕所需要的十多种原材料，
Candy 跑了好几家超市才凑齐。

Candy 在当地开公司，时间比
较自由，但仍有些招架不住孩子们
一个比一个多的要求。“可能这些
出来留学的孩子家境都比较好，从
小娇生惯养，所以我感觉他们的生
活自理能力都特别差。”Candy 说，
孩子们吃完饭后从来没有收拾碗
筷的自觉，也从不会整理自己的房
间。更让她崩溃的是，孩子们的生

活
习惯也不太好，经常乱扔垃圾。为
了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Candy
便鼓励孩子们参与到家庭劳动中
来，还经常带他们参加社区活动，
帮助孩子们融入到当地生活中。

如今，“代理妈妈”俨然已发
展成为高效的“麻烦解决者”：她
们可能需要同时监护多名孩子，孩
子会随时随地打电话来说生病了，
或没钱了，手机被偷了；或在午夜
时分电话“代理妈妈”，网络突然
断了，没法完成作业，要求后者立
刻与舍监联系恢复他的宿舍网络。

她们是孩子的“学业监督者”
对留学生来说，学业是头等

大事。但不少小留学生都处在叛
逆期，父母山高水远，有些孩子
便如同脱缰野马，代理监护人的
监督此时便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次，长沙孩子李怡（化
名）因为在学校用刀子割伤了同
学，Candy 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
间才沟通好这件事情。“故意伤害
同学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学校
本来要严肃处理，但我做了大量
工作，跟学校和受伤孩子的家长
道歉，有时晚上十点多了还在打
电话。”好容易帮李怡摆平了这次
事件，可没想到，没过多久，李
怡又垂头丧气地找到 Candy，说
自己不想留学了，要回国。

“年纪小的孩子遇到挫折难
免会灰心，加上又身在异国他乡，
感到孤独无助，很容易便想放弃
学业，回到父母的怀抱取暖。”为
此，Candy 又花了很 多功夫，甚
至动员自己的女儿去做思想工作，
李怡这才答应继续学业。

 Candy 的教育方式十分严格，
但不少孩子对此并不领情。香港
女孩 GiGi 有一次跟同学一起偷偷
溜出学校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学
校 发 现 后， 立 刻 通 知了 Candy。
Candy 对此特别生气，“本来 GiGi
就因为偷偷喝酒而处在学校的观
察期，这才多久，又犯错了”。为
了让孩子吸取教训，Candy 建议
学 校加重 处罚。结果 GiGi 对此
大为不满，认为 Candy 落井下石，

“我后来才发现，她把我的微信
都拉黑了”。

“的确，小留学生们在学校里
的各种突发状况真是层出不穷。”
夏丹，英国留学生监护中心中国
区负责人，这家注册在英国的专
业监护人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专
门从事给国际学生提供代理监护
人。

夏丹说，有一个来自广东的

16 岁女孩，原本在苏格兰一所学
校留学，因为当地人说话时有很
重的口音，导致女孩基本听不懂
课，和同学也没法正常交流。女
孩没有跟她的“代理妈妈”沟通，
而是偷偷打电话向国内的父母哭
诉，结果女孩的父亲直接写了一
封信给学校要求退学。

“我们知道后真是吓了一大
跳。”夏丹说，在英国，不经 过
正常程序直接退学是非常严重的
事，学校将情况提交给移民局后，
女孩可能会被怀疑以留学为名行
偷渡之实，她的签证也会面临一
系列麻烦。后来，经过“代理妈妈”
及时和学校、家长沟通，并重新
给女孩安排了语言课老师，女孩
这才慢慢适应了。

在处理孩子学业问题的过程
中，最怕的还是失去信任。牛剑
海外监护公司的执行董事 Helen
有着 6 年的英国留学生监护经验，
最让她痛心的便是有些孩子为了
摆脱管束，在学校、家长和代理
监护人之间搬弄是非，破坏了彼
此的信任关系。“有个孩子不努力
学习，却总向父母埋怨说是学校
不好、老师不负责任。结果家长
一味轻信孩子，导致孩子三年里
换了四所学校，到最后没有一所
学校愿意接受她，签证也被取消
了，只能被遣送回国。且不说这
三年父母至少花费了 100 多万元
人民币，孩子自己浪费了宝贵的
时间，也没有在英国拿到任何学
位。”Helen 说，如何在远隔重洋
的情况下好好协商、沟通并解决
问题，家长的态度十分关键。

在业内看来，“代理妈妈”很
多时候像是夹在学校、学生、家
长之间的“夹心人”。她们不仅要
担任十几岁少年的精神与生活的
支持者，还得用西式方法教育学
生的父母，告诉他们需要树立新
观念。

她们是孩子的“恋爱老师”

元人民币的报酬”。
本以为赚的是“容易钱”，但未

婚的高琴很快发现，事情远没有那
么简单——对这群未成年孩子来
说，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这道
门槛，大到文化差异、教学模式，
小到如何跟宿舍舍监打交道，如
何适应学校食堂的饭菜口味……此
时，他们远在海外，唯一能依靠的，
便是自己的“代理妈妈”。

( 下转 A05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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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每年留学人数高达40万。湖南地区，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留学生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
小留学生急速增多催生新职业——


